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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弯曲径倒颠行，

清泰庵前品物亨。

一树石榴垂紫菌，

满园包谷带红缨。

门前黄犬常招客，

河里青蛙乱打更。

偶然瞧见月初上，

斋粑豆腐不胜情。

没有血缘，无关功利，新年里的那份邀
请，山一程、水一程，整整 10 年，从未间
断，且是一如既往的真诚、炽热，让我的每
一个年都春意浓浓。

2016 年初，我们接到帮扶桐梓县小水
乡马岩村的任务。那天漫天飞雪，通往马岩
的公路弯多、坡陡、路窄，满是坑洼泥泞。
小车一路颠簸，盘旋而上，快颠断肠子簸翻
胃囊的时候，马岩到了。冰天雪地，寒风割
耳。一个满脸胡渣满头毛毵的黢黑汉子蹲在
门槛，他身上裹着棉袄，手里裹着土烟，但
仿佛两样都裹不紧实。汉子身后的木屋低
矮、逼仄、昏暗，跟主人一样灰头土脸。

当年，45 岁的王先辉，看上去 54 岁都不
止。7岁和 6岁的两个儿子怯生生看着来人。

几天后就是春节，王先辉第一次邀请我
去他家过年，声音跟表情都是生涩的。我理
解，那不过是对一个陌生人随口的客套。

这年夏天，王先辉远去浙江义乌打工，
直到次年。记得是腊月末的一天，电话打
来，才知他是当天赶回家的。跟上一年相
比，这次的邀请颇为热切，他还悄悄告诉
我，这半年苦是苦，值得！我说，你媳妇梁
志会在家也辛苦，她帮工地下水泥，一下就
是10吨、20吨。

你两口子为啥要这样拼？我问道。他
说，穷怕了，那些年，一年到头年夜饭的桌
子上就那点油荤，还得顾着老的小的。

2017年 11 月，王先辉搬进了两楼一底
的新居。“进村的第一家，又在公路边上，
不能丢马岩的脸”，他笑嘻嘻的，话半真半
假。翻年刚进腊月，邀请的电话就一个接一
个，请我去过一个“敞亮年”。听声音，感
受得到他的心里也敞亮。

后来，村里能出去打工的人都出去了，
他反倒不去，“远走不如近拿抓”。再说，家
里有老有小，也舍不得梁志会太苦累，那就
自己多苦点累点咯。

冬季农闲，他闲不住，去当牛偏耳。挨
邻的村里哪家下半年卖了大牛，要买小牛，
他心里都有本账。天不见亮就出门，去邻县
绥阳的太白、黄洋等乡镇，一路走一路问，
一路买一路卖，有时来回要四五天。多时一
次买回 10 多头牛。赚的是信息差，挣的是

脚力钱。2019 年大年三十夜，他给我来电
话，笑嘻嘻地说在当山大王。我不信，细问
他才说，买的牯子走不惯生路，还差点用一
牛角把他跷到坎底下。又邀我，等过了这几
天再请我喝酒。电话里，吆牛的吁吁声和牛
牯的哞哞声直扎耳膜。

2021 年，我的挂帮对象有所调整，我
不再帮扶他家。这年腊月，得知马岩发现新
冠疫情，我赶紧电话打过去，他歉意得不
行，说今年还喂了 7 头香猪和几百根泥鳅，
只有等疫情过后，再请你来过年了。

王先辉既是护林员，又是护路员，有时
候，电话里听得到他的喘息。一边喘一边
说，过年的时候山林更得看紧了，怕上坟点
灯的烧纸的引起山火；路上也得收拾干净
了，回家过年的车多。“你来，保证一路畅
通！”是咯，当年抖得满地找胃的通村路，
早已修成了宽展又平坦的柏油路。

有时候，聊着聊着，声音就断断续续
了，我知道是山高林深，影响信号。但弥漫
在心里的那份暖意，更浓更稠。我们扯的是
闲篇，又句句不闲，尽是他送给我的山泉般
清澈、泥土般厚重的“年货”。

我并不是一个看重年俗的人，但跟他春
节期间的通话，却渐渐成了一种过年仪式。
在我心里，聊聊天，哪怕有一搭没一搭地
聊，话里头的乡情，也如酒般醉人。一年年
地，那些闲聊留下的记忆里，除了物事，还
有一种过年的心境。所谓年味，从来不只是
丰盛的美食，而是在相逢中，能为彼此的生
活赋予情谊的细节。

邀请由电话发展到微信视频。2026年腊
月初九，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围着回风
炉，恍惚间不敢相信，10 年真快！当年的
场景历历在目，眼前这个 55 岁的汉子眉眼
舒展，说是45岁也有人信。

山里人眉梢眼角的自豪劲儿从不掩藏。
去年，除了自己那一亩多地，王先辉两口子
又接下了亲戚邻居撂下的 50 多亩地。有的
地离家两三里远，多是坡坎，有的地荒草里
藏着野兔。两口子连路边沟坎那巴掌宽的一
绺也舍不得闲下，都要点上两行黄豆，种上
几窝辣椒或是南瓜。王先辉告诉我，包谷收
了 3万多斤，洋芋 6000多斤，红苕也收了上

万斤，把粮仓的横梁都压断了。他还是那个
笑嘻嘻的样子：“在马岩算最粗的根。”意思
是最厉害的人。立马又话锋急转，表情严
肃：我是哪样干的咯？天晴落雨都在地里
头。包谷点下土一个月就开始薅草，要薅两
遍，得花一个多月。这么费事？我不懂。他
说，没用除草剂，那些草、那些包谷秆喂牛
才有营养。然后又开始自豪了，肥猪卖了 8
头，收入 3 万多；牛卖了 3 头，得 2 万多。
还买了三轮电动货车，买了犁耕机，买了包
谷剥壳机跟脱粒机。农机和猪牛上面都有补
贴，光犁耕机就补了 800元。这些机器除了
自家使用，空了再拿去帮人……

我的神志有点开小差。他喜欢找我聊天，
甚至有点显摆的感觉，就像喜欢喝酒，也许那
是高山枯燥繁重生活的另一种排解？我同样
喜欢跟他聊天，那是生活在现实狭窄空间的
我感受黔北乃至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鲜活现
场。云端里的马岩村就那一亩三分地，就那些
三亲四戚左邻右舍，哪家起了房，哪家嫁了
女，哪家扯了皮，他都会向你絮叨。“某某见我
洋芋收得多，跟我要一背。不给！你是个勤快
人我送你两背都行，你个地里头草都打齐大
腿了的懒人，我送给你？年都过不起也不关我
的事。”对头！我收回神志，说，“人家梁志会当
年从绥阳嫁过来，看上你的就是勤快、顾家。”

视频里，王先辉叫来两个少年，他们高
出他一大头，帅。

17 岁的大儿子在读高一，王先辉安排
他，春节你负责贴对联、挂灯笼、放烟花火
炮。又安排在县中职校读烹饪专业的二儿
子，大年三十的团年饭就交给你了，煎炒烹
炸，保证让邹伯伯满意。

我问：“你呢，负责哪样？”他龇牙嘻嘻
一笑，“我负责陪你喝酒。”屏幕外，同时传
来梁志会的粗喉大嗓：“我也陪你喝。”

隐隐有鞭炮声噼啪响起。一家人那个喜
庆劲儿，早已冒出了屏幕。

我问他，整整十年，为哪样邀得这样
酽稠？他说：“你是个实在人。”这个借盐
还油的戆直汉子，他自然不用晓得啥叫惺
惺相惜。

苦咽得下，事扛得起，情拎得清，梦
追得紧。王先辉，过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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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思念是参天的树
■ 刘国琪

快过年了，总会忍不住回味奶奶做
的汤圆味道。

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坝镇是我的老
家，奶奶一辈子都生活在田坝这个镇子
上。奶奶是一位朴实、受街坊四邻尊敬
的人。每年一进腊月，奶奶总会早早地
开始准备糯米，到正月初一，便拿出装
进布袋的干糯米粉，开始做汤圆。汤圆
是毕节的一种名小吃，汤圆的风味，主
要依托糯米粉芯馅的用料制作等独特的
工艺来体现。奶奶做的纯手工汤圆，不
仅有年的味道，还有家的味道，带有一
种美好祝福。

我初中毕业以前，常见奶奶系着围
裙，将糯米粉倒入盆中，缓缓加入适量
的温水，用力地揉搓糯米粉。奶奶的双
手，在糯米粉间来回揉动，松散的粉
末，渐渐变成一个光滑柔软的面团。随
后，奶奶会将面团放在手心揉成圆形球
状，大拇指按出一个小窝，放进黑芝麻
馅和白糖，慢慢地进行收口。每一个汤
圆宛如一个精美艺术品。奶奶包的汤
圆，有着奶奶的味道，是信物，是岁月
长河里家的脐带。当我慢下脚步，就会
发现，一碗汤圆，也能在时光里辟出一
角慰籍心灵。

每一个人，每一种生活，都有着不同
的味道，奶奶留给我的味道，独特而难

忘。我在镇上上完初中，便考上了城里的
毕节二中。读书是农家子弟走出大山的
一种方式。为了照顾我上学，父母也一同
进了城，靠做豆腐买卖拉扯生活。如此一
来，奶奶就将家的味道也给带到了城里。
包谷饭是镇上人爱吃的主食之一。父母
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因早年父母在六盘
水打工时，常常吃黏米，总是吃不习惯，
老是怀念老家的包谷饭。

奶奶将自家种的包谷，打成可以直
接蒸吃的细面，请人捎到城里来给我
们。有一次，一袋满满的包谷面里，夹
放了 1000 元钱。后来据母亲回忆说，

“那 1000元钱是奶奶省吃俭用，贴补我
和妹妹读书用的。爷爷知道这事后，因
奶奶没有先给他讲，为此没少被爷爷埋
怨。”奶奶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甚
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奶奶诠释
的，是家字背后那份浓浓的爱。

时光飞逝。思念，丝丝缕缕，像一
幕幕话剧、一场场电影，画面中是奶奶
拄着拐棍，颤颤巍巍，蹒跚在老家门
口，等待子孙回家过年的身影。奶奶，
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思念无定处，伴随我一生。如参天的
树，只要我循着风的方向溯源，便能寻到
那飘动的味道。街头的红灯笼亮堂堂，商
场里的音乐喜庆欢快，年味越来越浓郁，
每每身临其境，回想着奶奶，更能感受到
年味，更能体会到阖家团圆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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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 《何威凤 清泰
庵》 李茂江

转转饭里的亲情滋味
■ 周钰姣

刚跨进正月，转转饭就转起来了。
转转饭，顾名思义，就是在亲戚间

轮转着吃年饭。腊月里，各家都忙着置
年货，备年夜饭，亲戚们彼此默契，互
不打扰。进入正月，大家难得在一年里闲
几天，于是以转转饭为媒，每天都在亲戚
间轮转着交流情感，沟通心意，一家接一
家，一直转到家家不落都吃过了，大家才
心满意足。年，才算完满收官。

我爸的老家在贵阳，遵义就是我妈
这边的亲戚，可家里这顿转转饭一点也
马虎不得，那都是亲戚们对我妈厨艺的
年度集中“检阅”。要知道胃口是最难讲
客套的，餐桌上剩下菜肴的多少，就是
亲戚们对一家主厨的厨艺最客观又无声
的评判。

提前一周，我妈就开始准备转转饭
的菜单了，几个凉菜，几个炒菜蒸菜，
几荤几素，一样也不能少。鱼得清蒸，
肯定是整条装盘；鸡也得是整只煨汤
……我妈自言自语着，在去年的小本子
上认真修改菜单。

改完菜品，另起一页，同样在去年
那张名单上认真清点邀请的亲戚。其实
哪个亲戚不都在平时的念叨里？但她还
是郑重其事地从老到小，一个不落地核
对，今年还增加了一个襁褓中的新人。
我劝她，“干脆，我在饭店订个包间，多
省事。”她大眼圆瞪，“不在家吃转转饭
那也叫过年？”

反 复 核 对 ， 绝 无 遗 漏 ， 满 满 4 桌
人。遥想 30多年前，我们的转转饭只能
勉强凑够一桌人。

请吃转转饭可是整个春节最重要的
事情。最最紧要的是，日子定下来后，
得赶紧通知亲戚，免得撞了期，要是赶
上哪家也正准备这天请客，或是应了别
人所请，那就得好好协商了，原则是尊
长优先，小辈靠后。总之不能落下一家
一人。

转转饭前两天，爸妈就开始忙碌起
来，干货得提前泡发，糖果得早早备
足，全鸡汤腊猪脚得前一夜煨上。锅中

汤水沸腾的咕嘟声，酥肉下油锅的滋滋
声，厨房里蹿出的蒸汽和油烟，无一不
在宣告，转转饭马上转到我家了。

当天午饭后，亲戚们陆续进了门，
会做饭的一头钻进厨房，系上围裙，热火
朝天干起来。不做饭的就在客厅看电视
嗑瓜子喝茶聊天。最高兴的当然是小娃
儿，得了红包就急不可耐地跑去买鞭炮，
转转饭于他们，远不如鞭炮的诱惑大。

开饭啦！大人们举起酒杯说着祝福
的话语，小娃儿也捧起饮料有模有样地
碰杯。一巡酒后，气氛更是热络，大家
聊起一年来的见闻，东一句西一句畅所
欲言。姨妈舅舅还互揭对方小时候的糗
事，引得老少哄笑。

觥筹交错，惬意笑谈，时间不知不
觉就过去了，我妈不时添菜加汤，一顿
饭就吃了好几个小时。亲戚们都散去
了，我妈会留意桌上的剩菜，哪些吃得
多，明年就多备下些，哪些吃得少，那
就要考虑换菜了。

改天下午，全家打扮一新，应邀早
早来到亲戚家吃转转饭。热闹就这样流
转到第二天，第三天……正月里，一家
家转着吃，品尝各家风味，那些看似大
同小异的家常，却是各有千秋的特色，
主厨们个个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做到人
无我有，人有我新，“不经意”地露出拿
手菜来，以赢得满桌喝彩。每到这个时
候，我妈还会悄悄偷师学艺，暗暗记下
对方的刀工配料火候，第二年，这道菜
也许就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我家转转饭的
餐桌上了。

30多年来，家中转转饭的菜谱年年
更新，我妈的厨艺也在不断提升。

我妈还在埋头核对菜名，灯光照在
她头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妈，今年
这几个菜我来做。”拿过她手中的笔，我
在菜单上勾画着。“好啊，那我给你打下
手。”她笑道。

吃了几十年的转转饭，也该转到我
们这一辈的头上了。吃什么，其实早已
退居其次，以转转饭为媒，让亲情在一
年一度的春节里交融、延续，才是过年
的真正滋味、最大的圆满。

大团圆

■ 周仕秀

腊月的天空，缥缈着幽微的柏树叶子、橙皮混
合着肉香的青烟，那是主妇们在熏炕腊肉、香肠
等。街衢上，年货琳琅、商贩吆喝、人们争相选
购，把新年气氛推向高潮。

母亲说，今年得过个团圆年，话里隐着暗示。
冬至那天不冷。淡蓝的天幕挂着红日，天边飘

着素云，浅黄日光让买卖年货的气氛越发浓郁。我
来到猪肉铺前，一对中年夫妻手持大砍刀，亮闪闪的
刀刃对准骨头下去，如切萝卜，骨头被剁成齐整小
块。女子介绍，本地猪，熟饲料喂养，肉好，格外香，
想要就买走。言语犹如快刀斩骨头，干脆，利落。

我掏出手机，打给母亲。母亲年过九旬，听力
日渐下降，身体日渐衰弱。按下免提，“妈，今年
要不要炕腊肉、灌香肠？”我扯起嗓子问。“不买，
不爱吃，没牙了，吃不动咯。”听罢，我悻悻离开。

接下来，我全身心投入到送春联、送福字下乡
的活动中。每天与书法家们一早到乡镇，趁百姓赶
集购年货，把现场写的春联、福字送给他们。一位
大爷拄着拐杖走近我们，左看看，右看看，一会儿
点头，一会儿摇头，嘴唇嚅动却听不见声音，在拥
挤的人群中，一点一点挪到书法老师面前，拉纸，
接联，不同规格尺寸，写够为止，老人端详着对
联，不时抹脸，咧嘴一笑，露出缺牙，满脸挤出

“祥云”，像儿童般高兴。
腊月十七，来到我的老家石固，是赶集日。街上

人山人海，举办首届乡厨大赛，首次邀请远嫁外乡的
姑娘回娘家团圆，打破外嫁女不回娘家过年的习俗，
谓之寻味石固，品味乡愁，激起未归游子的思乡情。

以村为单位，乡厨们把自己的十八般厨艺展示
在每一道菜品中。鸡鸭鱼肉土特产一应俱全，食材
出自本村，多是幼时吃过的菜，“妈妈的味道”“仡佬
酥肉”“仡比小河鱼”……皆是绿色、原生态食品。

每村备一桌菜，一个展位，在中心市场集中展
示，专业厨师品评后，再让众人品尝。中心市场另一
面摆刨汤宴，几十张餐桌连片摆放，场面可观。桌上
大火锅，周围摆放各色炒菜，粉肠、猪肝、盐菜肉、粉
蒸肉、酸菜拌折耳根……吃流水席。从午饭开始，至
下午 5点，依然人山人海。赴宴的，是十里八村的乡
亲。远嫁乡外的姑娘们也体验到了娘家的年味。

书法家们热情高涨，挥毫泼墨。唢呐、毛龙、
花灯、歌舞队尽情表演，乐此不疲。

我见到老家好些亲人：伯妈、满婶、堂嫂……
一群高龄老人围坐一起，烤炭火，话家常。可惜我
的母亲未在场。母亲年迈，几年不曾外出。我问母
亲是否要购置年货、带对联。她在电话里说不买，
不用带啥。我纳闷，母亲今年咋啥都不要？

我们似赶场，一个乡镇接一个乡镇写春联，早
出晚归。

春节一天天逼近，我在忙碌中，疏忽了母亲。
各种活动、会议，让年货总也走不进家里。清晨，
母亲的语音留言把我从梦中惊醒。母亲少有主动语
音或电话。我头脑瞬间清醒，忙听内容。“小，天
气预报说过年凝冻，你们回得来不哇？”母亲这是
盼着我们回去过年，仍只字未提年货，怕给我们添
麻烦。

我跳下床，匆匆洗漱后，骑上车就往街上赶。

老街、农贸市场，水泄不通。把车停在步行街，徒
步去农贸市场、超市，采购年货。突然接到嫂子的
电话，说她今年炕了腊肉，让我少买点。我惊讶，
她怎会有时间？

炕腊肉，是母亲沿袭的习惯，尤其在老家，腊
肉与过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没有腊肉，少了
熏炕腊肉的烟火，腊月也就显得单薄。母亲老了，
炕不了腊肉，我们得延续她的习惯，以减少她的失
落和独居的孤单，嫂子说。

我们约定了回家过年的时间。今年假期多了一
天，早些回去，不用在除夕日赶路。我们把日程和
所备年货一一告诉母亲。母亲说，你们咋晓得我想
吃香肠和腊肉？我们在视频里得意地笑。

都早点回来，都回来过团圆年。母亲盈着泪，
说出久违的话。

前年，大年三十，正准备回家过年，因侄女正
月生产，电话中告诉母亲不能回去，母亲未言语，
新年里守偌大的屋子，分外寂寥，心底不免生出落
寞，与小哥在视频中，少了欢笑。

去年，本以为可欢聚一堂，侄媳临近生产，大
哥一家不能回去过年。团聚的梦，再次破灭。母亲
在叹息声中，与小哥吃完年夜饭，终是郁郁寡欢，
看电视，刷抖音，少了谈笑，一脸遗憾。

今年可好，终于能团圆了！还给她带回曾孙过
年，母亲掩饰不住心底的得意，说孙子孙女们已预
约，赶回来陪她过春节，远嫁浙江的春，也要赶回
来。母亲爽朗的笑声中，透出愉悦。

老妈，你可记得，你让我们推石磨，磨米浆，
磨不完不准睡觉，米浆蒸成长方形的米粉，挂在长
竹竿上，稍晾干水分，放炭火上烤，烤出泡，表面
油亮才算好。我总忍不住扯一大块，蘸糊辣椒面，
投进嘴里，烤过的粉有嚼劲，味香。一天下来，肚
子填得胀胀的。至今难忘。你老说我是小馋猫。

做豆腐时，你半夜将我们叫醒，推磨磨豆子，
磨完，天已破晓。豆腐成形后，一人舀一碗热乎的
嫩豆腐，投入糊辣椒面、盐，用勺子轻搅几下，慢
慢品尝，柔嫩顺滑。长大后，我吃过无数豆腐脑，
却不及你做的嫩豆腐口感佳。

除夕那天，你煮一锅肉。猪头、猪尾、筒骨、香
肠、血豆腐……把祭祀所需分装后，叫我们进厨房，
扯一块骨头递给我们，骨头上许多肉，我们大口大口
吃，用力吸吮筒骨里的髓，那个香呀，回味绵长。

祭完祖，你把猪尾复投入锅内，烫一下，切成
几节，分给我们，仿佛颁发奖品。软糯的猪尾巴，
咬一口，留下半弯“新月”挂在拇指和食指之间，
嘴角两边，沾满油珠，不时伸舌头舔舔。

叔叔家和我家，一起吃年夜饭。两张大方桌并
连，围坐 20 余人。桌上盛满不同菜肴，俨然满汉全
席。成人喝白酒，小孩喝饮料，杯盏交错。我擎着饮
料，向每个人祝福，获得众多压岁钱，无比得意。

母亲嘴角上扬，说年货已备毕。腌豆腐、糍
粑、绿豆粉……就缺你们，还说，寨上外出的都已
陆续回来，杀猪的杀猪，炕肉的炕肉，堂嫂家做了
手工绿豆粉、糍粑，很热闹。

备烟花，贴对联，装酒水，自然是男人们的事。
过年啦！腊肉、盐豆腐……被火苗熏烤的嗞嗞

声，送灶神时燃放爆竹的嘭嘭声，杀鸡宰鸭的嘎嘎
声，孩子们的嬉笑声……奏响了大团圆交响曲。

春天的味道

■ 晏宏

从老家罗甸过年归来，带回一束艾
纳香。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灰绿
的茎叶上长满黄褐色细密柔毛，茎皮灰
色。

采撷艾纳香时，明媚的阳光里，幽
幽艾纳香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闭上眼
睛，呼吸这来自泥土深处的赐予，让人
心醉神迷。

艾纳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用药历
史，后又被收录进 《本草纲目》。2012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罗甸艾纳
香”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目前，有
两家注册登记艾纳香的大型生产企业，
年综合产值上亿元。罗甸县的艾纳香种
植区域主要分布在红水河、罗苏等南部
乡镇河谷。

罗甸艾纳香人工种植已有上百年历
史。随着制药工艺水平的提升，艾叶经
过蒸馏技术加工形成艾粉，再将艾粉提
炼可制成天然冰片，成为多种中成药的
成分。艾纳香叶制成的艾纳香油还是特
有的少数民族用药，是提取天然冰片产
品的附属产品，其中含有左旋龙脑、樟
脑、挥发油、油脂等，具有杀菌作用。

初识艾纳香，缘于我的母亲。母亲
对中草药的认知有着天生的敏感。小时
候，我们姊妹肠胃不好，母亲会在野外
采来满天星给我们炒鸡蛋；谁要是感冒
了，就会喝上一碗柴胡水发汗；遇到摔
伤，会用艾纳香叶煮水清洗，再把捣烂
的叶片热敷患处……

我们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工作在
外，每次回老家过年，看着母亲忙碌的
身影，吃着熟悉的菜肴，我总会联想到
艾纳香的味道，让人熟悉让人依恋。

弗洛姆在 《爱的艺术》 里说：“爱
本质上是给予而非获取。”母亲在我们的
记忆里，一直是默默地付出。那些留在
心底的回忆，仿佛就像这手里的艾纳香。

艾纳香让我联想到母爱是很自然的
事。艾纳香观一眼满目青翠，闻一下扑
鼻馨香，而母亲那忙碌的身影，那温柔
的提醒，那谆谆的叮咛，如清风过后艾
纳香的气味。

用从老家带回的艾纳香叶煎汤，将
之洗净，放入砂壶中烧煮，渐渐地艾纳
香气息便弥漫开来，倒上一杯，抿一
口，苦过后是喉舌温润的体验，苦在嘴
上却甜在心底，那感觉是春天的味道。

夕晖洒满大地，花草和泥土的气息
应该正在故乡弥漫，为这个温润而饱满
的季节平添一抹生机。行走在漫长的人
生旅程，生命因关怀而充满幸福。我感
怀于故乡山野里的艾纳香，在默默奉献
缕缕幽香的同时，也给大地留住了春天
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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